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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风沐雨 砥砺歌行
——记温岭乡贤、著名农业教育家莫惠栋

六岁儿童直接读二年级

莫惠栋老家在新河镇下王村一个叫“四份头”
的自然村。“四份头”是四户人家之意，莫惠栋的
祖父莫经涵是其中一家。莫经涵初识文字，解放初
时担任下王村第一任村长。

莫惠栋的父亲莫向荣是莫家唯一一个儿子，他
小学毕业后，其父希望他回家务农，但他却坚持要
读完高中，说：“没有学费我自己去挣。”

为此，莫向荣在祠堂出钱办的识字班（也叫短
期小学）里教学，用教书所得的钱报考临海回浦中
学。读初中期间，“在爷爷的操持下，父亲和母亲
张始流结婚，并于1934年12月28日生下我。”莫惠
栋说，“父母先后养育了六子二女共8个孩子，我排
行老大。1937年，父亲考入刚刚创办的浙江省台属
六县联立高级中学（台州农校的前身）。1940年，
父亲从已经搬迁到泽国的台州联高毕业，这时，我
7岁了。”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亲戚和村里邻居，都没
有和我年龄相近的小伙伴，我的童年属于‘玩伴空
窗期’，没有像别的小孩那样跌打滚爬。童年期
间，我接触的都是大人，我要做的事情也是大人们
希望我做、而又超出我这个年龄孩子的事。”莫惠栋
回忆说，占据他童年大多时光的是识字、写字和读
书。“大概在我 4岁的时候，妈妈就开始教我认字，
记得最先认的是上、大、人、手、足、天……用的
是油印的短期小学《识字课本》。妈妈上过两期短期
小学，教我识字启蒙，绰绰有余。”因为是母亲教
他识字，莫惠栋对识字并不反感，反而感到很亲
切。大约一年时间，莫惠栋能读会写1000多字，还
通读了父亲给他买来的《小朋友》读物。第二年，
莫父从台州联高抄来杜牧的《阿房宫赋》，叫他熟
读背诵。

1940年 9月，新学期开学，莫母带莫惠栋到塘
下小学报名。

在报名处，老师问“几岁啊”“认识多少字
啊”等。“当时我没接触过多少外人，在陌生人面
前有些胆怯害羞，不敢大声说话。”莫惠栋说：“是
我妈替我回答的。她告诉老师，说我认识六七百
字。其实当时我认识 1000多字了。”说完，老师拿
来一本书，叫莫惠栋念了几段，又叫他写了名字等
几个字。看莫惠栋识字不少，特许这个不到 6周岁
的小孩跟读二年级。

幼学之年报考农校

1944年夏天，莫惠栋念到小学五年级，离小学
毕业还有一年。这年 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莫父和
莫惠栋说：“惠栋，我读的联高，现改名叫台州农
校，设初农和高农两部，初农相当于初中。你去考
考看怎么样？在农校读书不要钱还免费吃饭。我们
农林场（莫父这时在位于横峰的温岭县农林场工
作）离农校丹崖山又近，方便你上学。”

莫惠栋以不知丹崖山在哪里、不知怎么报名考
试等为由，说不想去。

但莫父已定了叫儿子考农校的主意，说：“不
行，你必须去考。明天是报名最后一天，后天入学
考试。你明天就去报名。”说着，莫父拿出一张写
有七八个地名的小纸条，“明天早上，你带上小学
五年级的成绩单和这张路条，一路问过去。找到台
州农校，报名后到泽国镇上找家旅店住一晚，后天
上午参加学校入学考试后回家。好好考。”

这时的莫惠栋还是一个距10周岁还差4个月的
孩子，从未出过远门，更没有住过旅馆。他捶胸顿
足，哭着说：“我不去！我不去！”

第二天，莫父催莫惠栋早早起床，吃过早饭
后，把他送到半里路外，指着泽国方向说：“从这
往前走，有路口不明的地方，向人讨问，路生在嘴
上。”说完，莫父递给他两张纸币，“这钱你拿好
了，在路上食宿用。”

“从县农林场到泽国丹崖山，一马平川，20多
里地没有多少岔路，路上只问过几回，中午时分就
到泽国了。”

莫惠栋在丹崖山找到台州农校，从“丹崖书
院”门洞进入，是一个篮球场般大小的荷花池，池
边摆放着数张石凳，被茂密的法国梧桐枝叶遮盖，
凉风习习，化夏为秋。“风景之美是我从未见过
的。”

在报名处前，因惧怕陌生人和不知道怎么报
名，莫惠栋就坐在石凳上，傻傻地看着一批批同学
走过。

“惠栋，你也去报名呀！怎么老坐这里？”傍
晚时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莫惠栋耳边响起，“抬
头一看，是老爸。我高兴坏了。爸没说什么，拉着
我的手径直走到报名处，要了一张表格。在学业水
平栏，他叫我填写‘小学五年级同等学历’。我也
不知道什么叫‘同等学历’。报名处的一位老师看
了我的五年级成绩单后，说‘还可以’。说完，给
我一张盖有学校印章的号码纸，叫我第二天早上带
着它参加入学考试。”

“考试只考国文和算术，各一张试卷。算术10
道题，其中有几道六年级的题目。好在我在塘下小
学读书时，五六年级同一个教室，上课时我‘偷
听’了六年级的算术课，所以10道题目全都会。国
文是写一篇《我的志愿》的作文。我从农业对农耕
社会的重要性起笔，丰衣足食，必赖农耕。写上爷
爷平常和我讲的‘不种田吃什么’等，接着写要种
好田就要有知识有技术，要有农业知识就要到农校
读书学习，以润泽桑梓，造福乡里。交卷后，我自
觉文理通畅，忖度录取应该不成问题。”

当年报考台州农校，没有通知书之类文件。录
取、入学都是学校在校门口张贴大布告示众。考试
几天后，莫父叫莫惠栋到学校看“发榜”，嘱咐把
重要的抄下来。“我报考的这一届是浙江省立台州
农业职业学校初级农艺科第四届，正取40名，备取
10名。我是正取第22名。布告告之‘新学期于民国
33年（即 1944年） 9月 4日开始报到，9月 11日正
式开学，新生入学必须带一把锄头等’。”

“三不合格”同学

到台农后，莫惠栋看到招生简章上写着报考台
农三个基本条件，分别是小学毕业、年龄12周岁以
上、体重不低于 25公斤。“三个条件我都未达标，
都不合格，但也从未被人检查过。”莫惠栋说，虽
然他未读过小学六年级，但学业基本能够衔接，并
未脱节。力不从心和困难的是“生产劳动”和“农
事操作”两课。“因年纪轻，力气小，干活总是达
不到带队老师的要求。”挖地的时候，别的同学挖
完一畦了，他还只挖了一半。翻番薯藤时，其他同
学翻完一垄，他只翻了半垄。“但老师很理解和体
谅我年小体弱，每次记成绩时，都给我记60分，不
让我不及格补课。

“在台农学习期间，对我打击最大的是疾
病。”莫惠栋说，当时农校和农村差不多，也是缺
医少药，不讲或者说不知道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
结果入学不到两个月，莫惠栋就感染了疟疾。“当
时，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挂蚊帐，因此多数同学也
都感染过疟疾。”

“影响我学习和健康的还有一个因子是虱
子。”莫惠栋回忆说，当时，台农学生住的是大寝
室，大通铺，十多人的床铺连在一起，只要其中一
人生了虱子，其他同学就难逃。“一年级第二学期
初期的一天，做早操时同学在我衣领上看到一只虱
子。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虫子，非常吃惊。”过了一
两个月，莫惠栋发现他内衣、内裤上都是虱子，裤
缝的地方更多。莫惠栋说：“生虱子和感染疟疾不
一样，感染疟疾是被传染的，生虱子是个人卫生没
搞好产生的，很没面子。我不敢声张。”他想了一
个对付办法，每隔一周左右，一个人悄悄来到后山
的八德亭，看看四周没人，就快速脱下内衣内裤，
用力甩抖。虱子落地，立即被他踩死。“这方法效
果还蛮好的，虽然虱子未全部消灭，但数量得到有
效控制。”

然而，在疾病和虱子的多重困扰下，莫惠栋病
倒了。

1945年放暑假前的一天下午，莫惠栋和同学们
参加劳动课。这天的任务是到泽国米厂，背一袋25
公斤重的大米到学校。“这袋米的重量相当于我的
体重。当我汗流浃背把它背回学校时，感到浑身无
力，瘫倒在地。”莫惠栋说，同学们赶紧把他扶回
寝室。他倒头就睡，醒来时已是晚上 9点多，他全
身发烫酸痛，无力起床。老师赶紧过来看望，叫他
躺着少动，并指定班长林皋模照顾他。4天后放暑
假了，林皋模一路护送陪伴他回家。莫惠栋说：

“全程 30多里，几乎都是他背着我走，直到见到我
爷爷奶奶。”因受疾病和体弱困扰，考虑到学校没
有治疗条件等，莫惠栋留在家里康复休养，请假休
学一个学期。

先工作后毕业

1947年冬，莫惠栋从台州农校初农艺五届毕
业，并于次年9月考入台高农48秋季班。

新学期开学后，莫惠栋看到班上同学大多是台
初农1947年冬和1948年夏毕业的同学和校友。“当
时，我们班应该有 40多人。”但到 1949年 9月 10
日，温岭解放后新学期开学的时候，莫惠栋感到很
吃惊：同学数量大幅度减少。他所在的高农48秋季
班同学，从原来的40多人突然减少到6人；高农49
春季班也从原先的四五十人降到9人。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后，台农学生读书风气
大大改进，晚上也普遍有晚自习了。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班上 6名同学
读书都非常用功，大家都感到读书的时间不多了。
但并不知道机会比预料来得更早。”莫惠栋说，
1951年 3月上旬，浙江省人民政府农林厅发布征召
令到台农，其中一项是“紧急征召熟悉棉蔴生产技
术人员”。莫惠栋和同学们积极响应号召，3月10日
早上，班上 6名同学悄悄离开学校，步行到路桥，
经临海转车，当天晚上赶到杭州省农林厅，次日就
被分配到萧山等地从事棉花和蔴类新品种推广和技
术指导工作。

1951年 6月下旬，莫惠栋等 6名同学接到省教
育厅和农林厅给他们的联合通知，叫他们6月30日
前返回台农，参加 7月 5日的毕业考试，考试完后
再回原岗位，来回路费由省农林厅报销。

回到泽国丹崖山后，校领导对他们说，莫惠栋
他们“集体脱学就业”后，使他们这班学生全班缺
失，无人毕业。学校请示省教育厅，教育厅和农林
厅研究后，发文通知莫惠栋他们先返校考试，考试
通过后学校发毕业证书。

因为这段“插曲”，所以莫惠栋等6名同学的履
历是1951年3月参加工作，而台农毕业时间是1951
年7月，出现先工作后毕业的罕见履历。

在省政府农林厅特产局和慈溪县棉麻技术指导
站工作两年半后，1953年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莫惠
栋“保送报考”被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录取。出于对
农业的眷恋，他三番五次要求转读农学。同年底，
经全国招生委员会批准转入苏北农学院农学系。在
校期间，他成绩优异，年年被评为优秀生，195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毕业留校，主攻试验统
计和植物遗传育种，先后任苏北农学院、江苏农学
院（后称扬州大学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教研室、
试验统计教研室、数量遗传研究室主任，1983年被
评为教授，1990年任博士生导师。由于教学和科研
成绩突出，莫惠栋先后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甲
类一等奖、农业部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
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江苏省劳动模
范等褒奖；1989年国务院授予他全国先进工作者称
号；2019年获赠中共中央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纪念章；2021年获赠中共中央颁发的“光
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

秘密加入新青团

莫惠栋说，虽然他离开丹崖山台州农校70多年
了，但学校的一草一木和老师的音容笑貌、谈吐金
句，至今仍然铭刻于心。回忆起老师，和其他同学

一样，吴理初老师是莫惠栋掌握专业知识、走上革
命道路的启蒙老师，也是印象最深的老师。

1949年 5月 15日，因“时局不稳”，台州农校
比往年提早一个半月放暑假。放假这天，吴理初找
到莫惠栋，问他能否留校几天，“帮忙做些张贴标
语等宣传工作。”莫惠栋说，当时他已笃信共产党
必胜，巴不得为革命做点什么，就非常爽快地答应
了。

过了几天，吴理初叫来蔡诚和同学，和莫惠栋
搭档，说：“你俩白天先出去探探路，看哪些地方
可以贴标语，等晚上人少的时候再出去贴，尽量做
到不让人知道。被人看到了也不要怕，你们戴上校
徽，大胆承认自己是台农学生，相信不会把你们怎
么样的。”说完，吴老师教他们快速张贴标语的方
法：一人弯下腰，撮住标语两角，反面向上置于背
上，另一人往标语反面涂抹浆糊。然后，前者起身
往墙壁上一靠，标语就张贴好了。5月20日和25日
晚上，莫惠栋、蔡诚和两次上街张贴“共产党万
岁”“解放军万岁”等标语，“非常顺利，两次都没
有被外人发现。”

吴理初还是莫惠栋的入团介绍人。1950年 1月
20日前后的一天，吴理初找到莫惠栋，说他立场坚
定，思想进步，经过考验 （指上街张贴宣传标
语），学习成绩好，但年龄不到，不能参加共产
党，问他是否愿意加入新青团，以后再入党。莫惠
栋肯定回答后，吴理初拿出一张《中国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团员登记表》，叫莫惠栋填写。填好后，吴
理初说：“我算你的入团介绍人，过几天我们一起
去办手续。”

同月30日，吴理初带莫惠栋到泽国镇一座临街
的木屋楼上，拿出一面党旗钉在墙壁上，和莫惠栋
一起，举起握拳的右手进行入团宣誓。宣誓后，吴
理初握紧莫惠栋双手说：“祝贺你，从今天起，你
就是中国新青团团员了。”莫惠栋回忆说：“当时，
党团组织和成员都是保密的，我入团后也没过组织
生活，直到1951年3月到省政府农林厅报到要转团
组织关系时，才知道我们班上 6名同学有 4人加入
新青团，介绍人都是吴老师，而我们彼此一点也不
知道。”

记者 刘振清

今年是台州农校从泽国丹崖山迁出70周年。1952年夏天，在丹崖山办
学12年的台州农校，因诸多原因迁往黄岩九峰。从1940年春到1952年
夏，台州农校在泽国丹崖山招收28个班级，毕业564人。

而在这些毕业生中，有一名学生从求学到工作，都给台州农校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前后11年间，这名学生和他父亲两人先后从台州农校毕
业；1944年秋至1951年夏，这名学生在因病休学一学期后，先后从台州农
校初农和高农毕业，后来成长为著名农业教育家、植物数量遗传学和生物统
计学家。他就是出生在我市原塘下乡下王村的扬州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莫惠栋。

2019年，莫惠栋获赠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莫惠栋的浙江省立台州农业技术学校学生证。

莫惠栋先生在书房看书。

1987年6月，莫惠栋在第二届国际数量遗传
学会议上作报告。

（本版图片均由莫惠栋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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